
上海人的年终片单里，必
不可少地有沪语版的《繁花》。

在不少人眼里， 这部由王
家卫导演执导的《繁花》早已不
是一部电视剧， 它调皮地跳进
了上海人的内心世界， 张望着
小脑袋， 勾勒着属于这座城市
的记忆。

作为电视剧里的标志地

标， 黄河路曾是每个人争相踏
上的逐梦之地， 无数传奇的故
事在这里竞相上演。 但时过境
迁，回到现实，曾经繁华的黄河
路如今怎么样了？

晚上十点， 晨报记者从威
海路上的报社出发， 穿过熙熙
攘攘的丰盛里和张园 ，2 号线
一站直达人民广场， 在街头艺
人的歌声中， 走进了黄河路之
夜。

苔圣园打烊了， 金八仙早
已停业， 粤味馆和悦来酒家还
有些许灯火，但也临近散场。曾
经盛极一时、 霓虹灯亮到子夜
的黄河路， 用一种冷清的姿态
面对记者的到来。

直到第二天中午， 看到国
际饭店门口排队买蝴蝶酥的人

群， 走进张爱玲曾经住过的长
江公寓， 尝过黄河路上多家特
色美食， 和住在周边几十年的
老居民聊了聊， 我们才找回了
这条路的温度和烟火气。

晨报记者 何雅君 牛 强

实习生 邬佳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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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黄河路
还有多少《繁花》里的影子

跟随《繁花》
寻找黄河路的味道

12月 26 日，影迷董俊带着一本《繁花》小说，来
到黄河路寻踪。
电视剧《繁花》12 月 27 日晚开播，黄河路是里

头的重要场景。“我来看看，这条路到底什么样。”董
俊对晨报记者说。
出发之前，朋友问他：“你去黄河路吃饭吗？”董

俊一头雾水。这个来上海 6年的 90 后青年，对黄河
路盛极一时的美食街历史，几无所知。
根据《繁花》预告片信息，以及沪上知名自媒体

博主俞菱的考证，董俊知道，电视剧里出现的粤味馆，
真的就在黄河路。路转角“至真园”的位置，实际上是
苔圣园酒家。这两家店的历史，与黄河路美食街的打
造几乎同步，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关掉手机里的预告片，一夜暴富，半日归零的故

事褪去。晌午时分，黄河路本身的味道，从沿街饭店飘
出的炝炒味里渗出来。
“阿弟，进来吃饭伐？”看到有人路过，饭店的老

板大声招呼。董俊穿过马路，往窗台上满是粉红花朵
的粤味馆走去。
2 楼大厅里，觥筹交错的不是生意人，是一桌桌

打扮时髦的上海阿姨，组团过来打卡吃饭。董俊想寻
找“走进餐厅，就能看见对坐的宝总放下筷子谈生
意”的感觉，他问端着盘子的店员阿姨：“你知道这里
拍过《繁花》吗？”
店员阿姨看他一眼，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家店

开的时候，我就来了。这里拍过很多片子，我不知道你
说的是哪一部。”
她的反应，让董俊有点困惑：“就是最近都在讨

论的，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里面有胡歌、马伊琍、唐
嫣……”
店员阿姨沉吟了一下。“进来拍摄的人太多了，

都是找老板预约的。饭点我们都在忙，实在没注意谁
是谁。”
董俊只能坐下来，在等菜的间隙看系着丝巾的上

海阿姨吃饭。在黄河路，美食本身才是大过天的事。一
份“菠萝色拉”端上来，原来是用奶油做成菠萝造型。
阿姨一勺舀下去，里面是软糯的紫薯泥。
这家店，店名是广式的，菜式却偏向本帮，就像王

家卫早年移居香港，还心心念念上海滩一样。
在粤味馆吃完头盘，董俊转战苔圣园。它的入口在

转角上，五层楼的门面尽管上了年头，在顶部巨型浮雕
的加持下，还是有种气势。坐在临窗的桌前，董俊看到，
对过就是张爱玲随姑姑张茂渊住过的长江公寓。
董俊找服务员们问了一圈，确认苔圣园就是剧里

“至真园”的原型。一位略有年纪的服务员神秘兮兮
地透露：“《繁花》就是根据我们老板的故事改编
的。”董俊听得大笑，至于真假，已不是最重要了。
服务员踏着传菜铃声走了。董俊回到座位，看端

上来的响油鳝丝，背景是邻桌爷叔热烈交谈的上海
话。瓷白的盘子里，葱蒜、芝麻、胡椒的味道在热油里
交织，丰腴的鳝丝在高温下微微弯曲，裹着浓油赤酱。
他晓得，即使再诱人，老道的食客在夹起鳝丝时都得
保持十二分的谨慎，否则一个“鳝鱼打挺”，衣服就比
嘴巴先享受美味了。
在黄河路，这样规格的饭店，鳝丝之类的大菜约

莫百元，两位数的素炒、冷盘和点心还是实惠的，价格
以 1、2、3字开头。董俊点了酒酿圆子，以为是小碗，
端上来一大盆，圆台面十人份那种。他觉得好玩，“上
海菜也有东北菜的分量。”
黄河路最有名的传说，不仅仅局限于电视剧里。走

出苔圣园，尽管已经吃饱，董俊又去了网红店佳家汤
包。下午14点 45分，沿街饭店陆续进入午休，汤包馆
门口竟然要排队。好不容易进去，只见笼屉在桌面堆起
高高的小山，像一只只烟囱，环绕着白白的雾气。
“那我也来一笼蟹粉鲜肉汤包。”咬开半透明的
淡黄色外皮，董俊感受着弹牙的肉馅、滚烫的汤
汁、软嫩的猪肉、鲜甜的蟹粉……这是上海

人说的“小辰光额米道”。隔壁一桌，六七个意大利朋
友围着笼屉埋头苦吃，唔唔点头。
他最感兴趣的是墙上的名人照片。“赵雅芝、林

忆莲、吴克群、王心凌、袁成杰……”黄河路上，许多
饭店都有这样的照片墙，记录各路明星光临的时刻。
一条普通的上海马路，曾经那么火过，总是有道

理的。

爱上黄河路的食客
都曾有自己的心头好

如今的黄河路“美食文化”，主要集中在路的南
段。
过了北京西路，再往北去，街面就有不同。零星几

家烟酒行，弄堂口摆着老式理发摊……因为旧改动
迁，很多居民已经搬走。还有人住的房子，条件着实也
不好。从理发摊拐进弄堂，竹篙穿插在两侧的屋顶之
间，上面晾晒的衣服挡住了大部分的光线，水珠掉落
的啪嗒声回荡在狭窄的弄堂里，无法分辨是早晨还是
正午。弄堂太窄，居民只能在两侧的房屋中间架竹篙
晾衣服。住户张阿姨在门口洗菜，往洗手池上方挂了
一把旧雨伞，防止衣服滴下来的水打湿自己。
在弄堂里 Citywalk 的董俊，打量着张阿姨家的

大门。这是标准的石库门，灰色石砌的门框，乌漆厚木
的门扇。“我这房子已经一百多年了，据说是英国人
建的。”张阿姨告诉他。
有时候，老居民也想搬走，但又不舍得。黄河路曾

经的兴盛，是上海的一道风景线，也是居民心里的骄
傲。张阿姨的邻居刘阿姨说：“最辉煌的是 1990 年
代。你知道以前黄河路怎么过年的吗？大年三十的晚
上，最起码四辆消防车停在路边等。因为每一家饭店
都放鞭炮、放烟花，像比赛似的，比谁家放得多，放得
高，放得好看，要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环卫
工人来扫地，地上的烟花爆竹纸堆得有半个人那么
高。”刘阿姨的眼睛里亮亮的。
粤味馆的前台王女士也这么说。“那时候的黄河

路，家家饭店霓虹灯闪亮，和电视里的香港差不多。除
夕夜，每个酒店年夜饭爆满，凌晨两三点
还全是人。平时客人也多，多数都是回头
客。有人每趟从外地跑到长征医院看毛
病，都要过来吃一顿。”当年门庭若市的
黄河路，不会想到 2023 年岁末的深
夜寂静。
黄河路美食街的摘牌，就在

几年前。牌子上的官方名称叫
“黄河路美食休闲街”，上世
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
放的进一步深入，上海
餐饮业发展突飞猛

进。700多米长的黄河路上，密
集的餐馆以家常小酌为主，川菜、湘
菜、贵州菜……口味都经过改良。

1991 年开业的粤味馆是从乍浦路搬到黄河路
的。苔圣园的店招上写着“始于 1993”，见证了美食
街的发展和变化。曾经号称 25小时营业的本帮人气
小馆悦来酒家，在长江公寓底楼开了29年。住在长江
公寓楼上的过儿，从自家阳台看出去，正对着乾隆美
食巨大的金龙浮雕。过儿是 80 后，记得乾隆美食的
位置曾经是制药厂。“那龙炯炯有神地盯着长江公
寓，也有 20多年了。”
学生时代，美食街最让过儿困扰的是夏天。“一

开始，家里没装空调，夏天晚上都是开窗乘凉的。但是
底层饭店有空调啊，他们生意好，用大功率的发电机，
声音轰轰响，我只能在噪音当中睡觉。没办法，时间长
了，索性也习惯了。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
上了年纪的人记得更早的黄河路。路头上的国际

饭店和1932年搬来的功德林，都是黄河路上的元老。
50后主妇徐徐记得：“功德林菜的制作非常精致，它当
然都是素菜，但是伊的素菜跟荤菜的鸡肉、鱼肉、红烧
肉比，是可以乱真的。素的也可以做一桌子酒席，6到 8
只冷盘，还有大菜炒菜。店里基本上都是满座的。”

在功德林，徐徐吃过的印象最深的一次宴席，在
1980 年代初。“有位六七十岁的老人过生日，家里请
客，我下了班就赶过去。店里挤得一塌糊涂，都是冲着
味道来的。”
徐徐最欣赏一只“烤麸”，“它是很有嚼劲的那

种。功德林也有外卖，菜的品质跟堂吃一样的，烤麸就
是一个名菜。”学生时代，徐徐为了买这道名菜，还排
过很长的队。“那也是冬天，家里老人过生日，我老清
老早去排队，冻得要命，我在棉袄外面加了一件呢大
衣。我去得够早，但是已经排了很多人了，就像国际饭
店买蝴蝶酥的队伍一样。”
功德林从黄河路“消失”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

来了。让徐徐宽慰的，是岁月中那些“不变”。“看到
功德林的甜酒酿，我总会买上一瓶。它家酒酿一直是
装玻璃瓶的。现在很多店把酒酿装塑料盒，我觉得不
好，放久了总担心味道不对。”

正如每一位懂行的主妇都有自己的讲究，每一
个爱上黄河路的食客，也都有自己的心头好。

当黄河路不再是黄河路

电视剧《繁花》像一阵风，吹起了人们对黄
河路的回忆。
“你会看《繁花》吗？”董俊问张阿姨和刘阿

姨。
两位阿姨犹豫了一会儿。“想看看，打发辰

光，但又怕看了伤心。”
前两天，应马伊琍邀请，沪上知名博主俞菱

前往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影城，提前欣赏由王家
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大光明距离黄河路，不
过几步之遥。
“看过前两集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好想活

在电视剧里的黄河路。”俞菱说，出了大光明，她
就拐到了黄河路上，试图寻找《繁花》里属于黄
河路的记忆。
那天，上海刚好遭遇几十年难遇的低温天

气，但国际饭店门口购买蝴蝶酥的市民依然在排
队。这是属于美食街开端的火热。“然而，当我顺
着国际饭店的方向再往里走，却不得不承认这条
路变了。《繁花》里的黄河路，早已不是现在的黄
河路。”那么，它该何去何从？
俞菱告诉晨报记者，上海曾经有不少像黄河

路这样的美食街，他们的命运和十几年前相比变
化很大。她认为，这和外卖、预制菜发展带走很多
客流有关。“当然，也有的美食街还在原地，拥有
原来的名字，这是城市为市民保留的温暖。”
也许，“黄河路美食街”的牌子可以重新竖

起来，让更多不了解黄河路的年轻人和外地游客
有机会走进去。
在黄河路，佳家汤包这样的网红店不愁生

存。而《繁花》播出的热度，应该也会给不景气小
店带来一些商机。“其实对于黄河路上的那些餐
饮小店来说，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们自由
地生长，不要刻意地去管理和限制。”俞菱说。

大光明所在的南京路向着高大上方向继续
奔驰，如今的黄河路却在隐入寻常。老食客评价：
“黄河路主打一个平价餐饮，各家店自己弄点特
色菜。到了吃蟹的季节，马路边上隔着玻璃可以
看到店里鲜活的蟹，选好了马上能进酒楼吃，图
的就是实在。”
“在新业态的冲击下，现在年轻人的选择越

来越多了，也不一定要选择黄河路。时代总是在
进步的。”董俊说。

海派生活的印记是城市文化的底衬

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委员会委员徐子亮认为，黄河路的“平价烟
火气”，其实有它值得珍惜的地方。“这是一条活
色生香的马路，有最原生态的海派生活状态，很
接地气。黄河路的人家也跟梧桐区的人家不一
样。他们住在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里，弄堂很窄，错
综复杂，但人很淳朴啊。”
“《繁花》预告片里的黄河路，有点纸醉金

迷，有人说跟香港街头蛮像的。实际上黄河路外
观很寻常，主要是酒家集中的那一段比较闹猛。
它没有花哨的感觉，最鼎盛的时候，规模也没有
云南路美食街大。它其实和千千万万上海马路一
样普通，充满了海派生活的印记。但是不要以为
上海的形象只有高大上的一面。形成海派生活基
础的，就是普通的上海市民生活，这才是上海文
化的底衬。”
在张园，居民迁走后，重生的它被人们称作

“石库门建筑博物馆”。“做成‘博物馆’当然是
可以的，但一座城市不能只有张园和新天地。像
黄河路这样的马路，它的价值就在于活生生的。
真的要保留一种文化，缺了普通人的日常，文化

从何而起？王家卫把《繁花》拍成剧，是让大家知
道，艺术、文化都是来源于生活的。正是那些日
复一日的生活，形成了文化的印记。”

而在上海城市更新专家施蔷生看来，找到
黄河路的基因密码，对于黄河路未来的定位和
立意都应该更高更明确。“不能单独地去看黄
河路，应该和旁边的凤阳路、大光明电影院和
国际饭店一起看。一条路两旁，有国际饭店
和大光明电影院两座邬达克建筑，非常难
得。”
谈及未来黄河路的定位，施蔷生也发

表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黄河路的未来，不
是重回上世纪红极一时的美食一条街，
应该打造成为张爱玲笔下“远东巴黎”
的城市文化中心，“长江剧场也在黄河
路，前身是卡尔登大戏院。我认为首先
应该把长江剧场表演的功能进行集
聚。有了更多好看的表演后，消费者
才会有餐饮消费、住宿休息、喝咖啡
的消费行为，这样才能形成商业闭
环。“
在施蔷生眼中，“烟火气”就

是把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结
合在一起，所以对于黄河路的更
新，他认为也要考虑到当地居
民的感受，而不能随意地调
整。他以海外为例，“城市更
新方面，日本就设立了专门
的市民委员会，很多当地的
老百姓一起集思广益。”
“电视剧《繁花》确实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更
多人知道了黄河路。但我
们的眼光不应该局限
于繁花，也不能简单
地以《繁花》来评价
黄河路，这样是没有
持久性的，像一阵风
吹过而已。”施蔷生
总结。


